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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下过一夜细雨，空气里弥漫着潮湿的泥土以及落叶的味道，还有若有似无的淡淡花香。
　　秋阳懒懒地照射在盛开的桂花树上。
　　无风，桂花花瓣独自飞舞飘落，泥地上铺满了桂花瓣，彷佛下着一场安静的细雪。
　　花香浮漾，清淡幽微。
　　两双软缎绣花鞋一前一后地走在潮润的花径上，前面那双赭红色绣花鞋沈稳谨慎地行走着，一步一步地将落花踩进泥地里；后面那双浅紫色的缎鞋却步伐跳跃凌乱，为了闪避一地的落花，却因此让她的缎鞋溅上许多泥水。
　　这双浅紫绣花缎鞋的主人是个容色娇美的少女，肩上背着一个小包袱，面上露出苦恼之色，但却不是为了绣鞋沾染上污泥苦恼，而是不管她脚下怎么闪躲，都无法避免会踩上洁白娇嫩的桂花花瓣。
　　「怎么慢慢吞吞的？走快一些呀！」前方的妇人停下了步子，回头见少女眼睛只盯着地面走，远远落后了一段距离，忍不住低声催促着。
　　「知道了，姑姑。」少女紧行了几步，不小心踩烂了几朵落花，她的秀眉立即心疼地皱了起来，满面自责的神情。
　　「花竽，妳怎么又来了！」妇人面色沈凝，一眼横过去。「姑姑跟妳说过多少次了，不要总是见了花鸟鱼虫就像傻瓜似的犯傻，瞧瞧妳这个模样，谁见了都会以为妳是个傻子呢！」
　　花竽扬起脸，露出一抹歉然的笑。
　　「姑姑，我不是已经改很多了吗？」她说得有些心虚。
　　妇人直视着她，轻轻低叹。
　　「有没有改妳自己心里头有数，依我看，妳这个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毛病大概是改不掉了。」
　　「我倒是真心想改，可不知道……怎会那么的难？」花竽尴尬地笑笑。
　　妇人叹息一声，摘下一朵桂花，轻轻簪在她的发髻上，缓缓说道：「妳明明聪明得很，见一知十，老夫人不管教妳什么一点就通了，可妳看起来怎么就是比风竺、雪笙和月筝她们傻了几分？这些姊妹们都习惯妳的毛病了，自然不以为怪，可妳现在要去的『云养斋』里可没有这些了解妳的好姊妹们，『云养斋』里的大小丫鬟如今正虎视眈眈地等着妳呢，见了妳这毛病还不知会怎样奚落妳。」
　　「姑姑放心，我时时刻刻都记着要改，等日子久了，总是会改得掉的。」花竽正要被带往「云养斋」服侍新主子，她原已有些不安，听了秦玉蓉的话后更加紧张了。
　　「妳对常人不会多留心注意的事情总是感触特别敏锐，或许天性如此，所以才能将画画得那般栩栩如生吧？这样也不是不好，只是当一个丫鬟，妳的才华或许能得到主子的赏识，却也容易招来旁人的嫉恨。」秦玉蓉淡淡地说。
　　花竽侧头，似有不解。
　　「姑姑，老夫人调教我们四个姊妹，原意不就是要我们都得到主子的喜爱和赏识吗？老夫人总是教导我们几个姊妹，若能得主子宠爱，收房为妾，便是终身有靠了。」
　　秦玉蓉柔声道：「花竽，妳虽是老夫人买断的家奴，但是还算有亲人在，倘若遇上了好主子，还有机会解除奴籍，交给亲人带出府婚配，妳也不是非得求一个妾室之位，在兰王府里委曲求全地过日子不可。」
　　花竽摇摇头，浅浅微笑，双眸无辜而明亮。
　　「我爹娘双双病故不久，叔父婶母就把我卖给了老夫人，他们算得上我的什么亲人？再把我交给他们，难保他们不会再把我转卖给别人。我已是无根之人了，若能留在兰王府里一辈子也心甘情愿，何况这儿有风竺、雪笙和月筝几个姊妹在，还有老夫人和秦姑姑，妳们才是我的亲人了，我可不想离开妳们。」
　　秦玉蓉深深凝视着花竽，眼神微带着伤感，细心温柔地抚顺她鬓边的细发。
　　花竽的话触动了她的心思，她和花竽虽然身分都是仆婢，但她却是无权决定自己命运的家生奴，她从六岁起就在汪府服侍比她年长三岁的若兰小姐，后来又跟着若兰小姐陪嫁到兰王府。对她来说，若兰小姐无疑也算是她最亲的人。
　　老夫人出身京城豪门望族，闺名汪若兰，自幼工习诗词，妙解音律，更善于琴棋歌咏，是不可多得的才女，当年京城无人不晓，上门求亲的王孙公子多如过江之鲫，兰安郡王爷对她亦是倾慕不已，并誓言要娶到她为妻。
　　由于老夫人芳名中有个兰字，又见兰安郡王爷人品身分皆为上选，回回求亲被她刁难也没有因此难退他，便以为自己的终身幸福注定要应在兰王爷身上，于是满怀喜悦地应允了婚事，风风光光嫁进了兰王府，成了兰王爷的元配夫人。
　　谁知幸福恩爱的时光竟不到三年，在妾室香灵入府之后便彻底变了调。夫人性情高傲，不屑与不安分的妾室争夺地位，加上所生的两子一女皆意外夭亡，过度悲痛后便心如死灰，带着她住进僻静的后花园阁楼里，选择消沈避世。
　　秦玉蓉原以为夫人自己若有了幸福美满的婚姻，便会为她寻一门好亲事，替她安排终身，没想到饱受打击后的夫人颓废自弃，反而更加依赖她的服侍和陪伴，需要她宽慰孤寂的心。渐渐地，她成为夫人生活中最重要的支柱和依靠，夫人一刻也离不开她。
　　她心中其实并不愿意与夫人过着离群索居、清静枯寂的生活，她虽是家生奴，但是从来不想一辈子服侍人，她渴望能拥有自己的家庭，不愿意自己的下半生陪着夫人埋葬在这座冷僻的阁楼里。因此，她想了个法子，提议买四个小丫头进来，训练她们服侍老夫人，好让老夫人慢慢脱离对她的依赖，这么一来，她就不必再像被线牵着的木偶那般身不由己了。
　　这个提议立刻得到老夫人的应允，老夫人拿出银两给她，只提了一个条件，希望买来的小丫头模样和长相都要像她已夭亡的女儿芮晴。她以为老夫人只是思女心切，并没有再往深处想，就把买丫头的事交代给了男仆葛大。
　　四个模样酷似芮晴的小丫头买进府后，老夫人对她们极为满意，给她们分别取名风竺、花竽、雪笙、月筝，并且一点一滴地将自己平生所学倾囊教授。
　　然而这四个丫头并不像老夫人是天生的才女，碍于各人天赋，难以尽得老夫人真传，不过在老夫人严格的调教之下，每个人琴棋书画、丝竹歌舞都能拿得出手，又依各人天赋而有所专精，像风竺琴艺过人，歌声更是绝美动听，而花竽则更精于书法，擅长绘画。
　　秦玉蓉原以为老夫人养育教导这四个丫头只是想排遣心中思女的苦楚，可是当老夫人决定把她一手调教的四个丫头全部送给王爷的妾室香灵和小妾淇茉所生的四个儿子，并一再嘱咐她们无论如何都要得到主子宠爱、要让主子收房纳为妾室、要巩固自己的地位时，她才隐隐约约察觉到老夫人真正的用意和想法，了解了这是老夫人对兰王爷的一种报复。
　　本来，她想利用这四个女娃儿好让自己得到解脱，却没想到老夫人也想利用她们达到自己的报复目的，然而这些冰冷自私的意图在整整八年的朝夕相处下早已慢慢被感情融化了，她渐渐忘记了要为自己下半生打算的念头，反而开始躁心起这四个丫头的未来。
　　她伸手拉住花竽如雪的皓腕，低声说道：「花竽，把妳送进『云养斋』之后，妳就是四爷的人，以后新主子要打骂妳，老夫人和我是无权干涉过问的了，今后谁都照顾不了妳，一切都只能靠妳自己。」
　　「我明白。」花竽含笑点了点头。
　　秦玉蓉看着她，沈思半晌后，说道：「听说四爷身边有个宠婢名唤迎月，四爷的饮食起居全由她一人贴身照料，『云养斋』里的大小丫鬟全听她的使唤，妳忽然进了『云养斋』，只怕会受她欺负，倘若妳真受气了，定要想办法传话给姑姑，别自己一个人傻傻受苦，知道吗？」
　　「是，我知道。」花竽点头答应。
　　秦玉蓉凝视着她，想了想，仍有些不放心。「有没有什么东西漏带的没有？现在赶紧回去拿还来得及。」
　　「没有，我都带齐了，瞧，姑姑绣给我的帕子我一直都贴身带着呢！」花竽从腰间怞出绣帕，盈盈笑说。
　　「这条帕子是妳刚进府时姑姑绣给妳的，都已经用得这么旧了。」秦玉蓉看着那条旧帕子，心中涌起一阵暖意。「雪笙不是绣了好几条新帕子给妳吗？把这条丢了吧，别让『云养斋』里的那些丫鬟笑话妳。」
　　「怎么能丢了！」花竽笑着摇头。「新帕子摸起来不及旧帕子柔软舒服，旧帕子比较好用，何况这是姑姑绣的帕子，再旧也不能丢，不用了也会好好收起来。」
　　秦玉蓉闻言，满心感动。
　　「妳是个念旧情的好孩子，日后若得了主子恩宠，也别忘了咱们昔日的情分。」
　　「不会，姑姑，我一定不会忘的。」花竽握紧她的手，恳切地说。
　　「我知道妳不会。」秦玉蓉笑了笑，拉着她走过花径。
　　花竽边走边回头，怜惜地看着脚下被她踩入泥地里的落花。
　　「凋谢的花就已经是死去的了，妳就算踩烂了它也没什么可难受。」秦玉蓉头也不回地说道。
　　花竽秀眉轻轻蹙起，心中暗暗叹了口长气。当花朵仍鲜妍时，女子们摘下来插在发髻间增添丽色，可一旦凋零了，便只有由着人践踏的命运，世间为何如此冷酷呢？她悲哀地闭上了眼。
　　「花竽，过于心软也是妳最大的毛病，若是改不掉，可有妳吃不完的苦头。当主子的可以心软，可当丫鬟的心软就只会被踩在脚底爬不起来。」秦玉蓉加重了语气道：「别忘了，妳这会儿还不是主子，只是个丫鬟。」
　　花竽怔怔地点了点头，神情复杂而迷惑。
　　＊
　　来到「云养斋」后，花竽依依不舍地泪别秦玉蓉，秦玉蓉对着前来接花竽的头等丫鬟迎月交代了几句「花竽是老夫人一手调教出来的丫鬟，现在拨给四爷使唤，望四爷善待」的话后，便转身离去了。
　　花竽不舍地望着秦玉蓉走远的背影，迎月漠然站在一旁打量着她。
　　「妳就是中秋夜宴那日艳惊四座的风花雪月之一呀？确实颇有些姿色，叫人忍不住都想多看上几眼。」迎月微微冷笑道。
　　花竽闻言，回眸望向迎月，只见她那双细长妩媚的丹凤眼正细细盯着自己瞧，面容十分娇俏秀雅，却因眼中的倨傲冷淡，让她看起来并不好亲近。
　　「多谢姊姊赞美。」花竽屈了屈膝，笑道：「风花雪月只是我们四个姊妹的单名，我的名字叫花竽。若论姿色，我还不及姊姊呢。」她谨记着秦姑姑的教导，千万不要与这位四爷跟前的宠婢口舌交锋。
　　「嘴倒还真甜啊！」迎月眉间微露得意与不屑。「听说老夫人调教出来的风花雪月一个个歌舞刺绣、琴棋书画无一不精。」
　　花竽笑着摇了摇头，含羞道：「我只精一枝画笔，在歌舞方面粗笨得很，总是挨老夫人的骂，真正无所不精的是老夫人，我们四个姊妹所学的还不及老夫人十分之一呢！」
　　迎月无声一笑，转身跨过门坎，走进「云养斋」，一边冷冷地说道：「我就不明白了，老夫人把买来的丫头一个个调教得技艺超群又如何？一样改变不了身分低贱的事实，再怎么出色不凡也都是服侍主子的奴婢，运气好最多也就捞个姨娘当当，还能有多大的前程？」
　　花竽微窘，指尖捏着衣角，慢慢跟着迎月走进屋。
　　「老夫人是我命中的贵人，老夫人要我怎么做我便怎么做，我不敢奢想什么前程。」她低低地说着。老夫人总是再三对她们四个人说，虽然她们出身低下卑贱，但是若能得到主子宠爱，收房为妾，那便是她们人生最好的结果了，没想到她视为人生中最大的目标，迎月却如此不以为然。
　　「不敢奢望是假话吧？真不奢望还来这儿干么呢？」迎月冷笑道。「妳我都是当丫鬟的命，我可没有妳的命好，妳有老夫人调教，又有老夫人这个稳当的靠山，一来『云养斋』便是头等大丫鬟，直接把这儿的大小丫鬟踩到了底，哪像我们这些人，谁不是从粗使丫头苦熬起来的，要熬多少年才有机会给四爷倒个茶水，妳却这么轻松容易就到四爷的身边来，不出几日，真当上了四姨娘又有什么可令人意外的？这就是有靠山的好处。」
　　花竽总是认为自己就是命不好才会被买进兰王府当丫鬟，没想到「云养斋」的宠婢竟还对她说自己的命没有她好，她本就生了一颗谦卑的心和一副软心肠，迎月的几句冷言嘲讽换来了她的怜悯与同情，甚至觉得自己没有吃过苦也没有半点功劳，一进「云养斋」就占了便宜而感到内疚起来。
　　「论资历，我是远远及不上迎月姊姊的。老夫人虽然言明我是头等大丫鬟，但是我知道『云养斋』有『云养斋』的规矩，迎月姊姊素日如何调配『云养斋』里的众姊妹，我都听姊姊的吩咐，原有的规矩不用因为我而打破。」她跟着迎月穿过院子里栽植的芭蕉树和梧桐树，走进抄手游廊。
　　「妳要听我的吩咐？」迎月回头看了她一眼，轻笑了几声。「这话可是妳自己说的，将来可别怨我。」
　　「我不怨姊姊，姊姊怎么吩咐我便怎么做，只要众姊妹们没有因为我的到来而怨我，我也会心安理得一些。」花竽盈盈笑道，话说得十分真诚恳切。
　　迎月深深看着她，冷眸中有一缕寒光划过。
　　「倒没想到妳这般懂事又善体人意，本来锦荷因为妳要来，已经准备把自己的住处让给妳了……」
　　「不用让，千万不用让给我！」花竽急着摇手。「随便给我个睡觉的地方就行了，用不着为了我惊动各位姊姊妹妹，这样我心中着实过意不去。」
　　恰好锦荷抱着一只箱子从正屋里走出来，在游廊转角处遇上了她们，她冷漠地扫了一眼花竽，见花竽模样甜美娇俏，神色谦和，还带着些讨好的味道，不觉蹙起眉头，眼中对她的敌意更重。
　　「锦荷，妳来得正好，我想妳还是住在原处方便，东西不用搬了。」迎月笑着对锦荷说。
　　「为什么？」在丫鬟当中地位仅次于迎月的锦荷奇怪地问道。
　　「本来安排花竽接替妳的差使，不过花竽刚进『云养斋』，对『云养斋』里头的大小事都不熟悉，所以我决定先让她从杂事做起，等她做熟惯了再安排她进内屋服侍四爷。」迎月似笑非笑地对锦荷说。
　　「杂事？」锦荷诧异，生生愣了半晌。「这样……好吗？」她看着迎月，有些许不安。
　　迎月还未答话，花竽便笑着直点头，坦然道：「这样甚好，我初来乍到，不明白的事有很多呢，还望姊姊们多多教导。」
　　「锦荷，花竽妹妹如此体贴又懂规矩，真是讨人喜欢，妳说是吗？」迎月嫣然一笑道。
　　锦荷小心觑她一眼，旋即明白了，唇角勾起一抹微妙的笑意。
　　「确实讨人喜欢，我本以为花竽妹妹会仗着老夫人撑腰，一来就踩着众姊妹颐指气使、惹是生非呢，不想竟是这样亲切随和的好妹妹，看来咱们是白担心一场了。」
　　花竽害羞地低了低头，自小和风竺、雪笙、月筝几个姊妹在一起，彼此之间没有猜疑和嫌隙，都是真心相待，所以她听不出锦荷话中藏着话，当真以为自己已经赢得了她们的好感，暗自欣喜不已。
　　「锦荷，妳把东西搬回屋去，一样留在正屋里不必走了，我带花竽到后边的花坞……」迎月双眸忽地一亮，笑说：「可巧了，咱们『云养斋』后头有个花坞，妳名叫花竽，那儿正适合妳住呢！」
　　「花坞！」花竽眉梢眼角扬起了欢悦的笑意。「老夫人跟我说过，『云养斋』从前是王爷特别为老夫人盖的书斋，书斋后有个花坞，是老夫人专门养花的地方，我自小就爱花，住花坞正合适，多谢姊姊安排！」
　　锦荷摀着嘴低低笑出声，花竽不解地回眸看她。
　　迎月轻咳一声，迅速扫了锦荷一眼，锦荷立刻敛了笑，捧着箱子慢条斯理地转过身走回正屋去。
　　「现在的花坞可不比从前了，因为四爷不爱花。」迎月从容地拉着花竽的手，若无其事地往游廊后头走。
　　「四爷不爱花？」花竽微怔。
　　「妳刚刚没仔细瞧吗？『云养斋』的内院里只有芭蕉和梧桐树，一盆花都没有，只有外屋有几处花架罢了。」迎月淡淡地笑道。
　　花竽心口有些微凉意，似一种不祥的预感。
　　「花竽，『云养斋』有大小丫鬟八个人，我和锦荷住在正屋里贴身服侍四爷，其余六个小丫鬟分别住在正屋两侧的耳房里，『云养斋』内并没有多余的地方可以再住人了，所以我才不得不安排妳住进花坞里，妳可要体谅我的无奈。」
　　「姊姊千万别这么说，是我给姊姊添的麻烦。」听了迎月的话，花竽心中感到十分歉然。
　　「我底下管着那么多人，若偏心了妳免不了有人要闲话，妳能体谅我就好，盼妳别在心中埋怨我。」迎月领着她走到游廊底。
　　「我不会埋怨姊姊的。」花竽诚恳地回话，看见前方有个月洞门，门上写着「花坞」两个字。
　　穿过月洞门后，有一个小小的院子，院子角落处有一口小小的井，和院子相接处是一间盖成半弧形的矮房。
　　「听说这间暖房从前是老夫人养花用的，不过已经空了十年，四爷不爱花，我们这些仆婢也省了事，只拿这间暖房当仓库用。」迎月边说边把门打开来。
　　花竽跟在迎月身后走进屋内，立刻闻到一股霉味，她下意识地掩住口鼻，呆呆地环视着这间积满了杂物与灰尘的屋子。墙角到处堆放着柴火和木炭，还有大大小小的空瓷缸，那些旧瓷缸看起来和老夫人在阁楼里养花的瓷缸极为相像，临窗的大炕上则堆满了一箱一箱的蜡烛，屋内连一张桌子椅子都没有。
　　这不是香气袭人的花坞，而是一个臭烘烘的仓库，她难道要睡在这里？花竽怔愣地呆站着。
　　「这屋原本就是养花用的，所以盖得低矮了些，不过到了冬天妳就知道好处了，这屋子暖和极了呢！」迎月满脸含笑，一边把堆在炕上的几大箱蜡烛搬开来。
　　花竽连忙放下肩上的小包袱，过去帮迎月把蜡烛搬到一旁。
　　「花竽妹妹，先委屈妳暂时住在这儿了，等我把正屋腾出一处来，一定会尽快把妳挪进屋去。」迎月握住她的手，满怀歉意地说道。
　　「好，那就麻烦姊姊多多费心了。」花竽微笑点头，丝毫不疑有他。
　　「我找些被褥或毡毯让丫头们给妳送过来，晚膳后再领妳见四爷。」迎月拍了拍衣裙上的灰尘，转身便往外走。
　　「多谢姊姊。」花竽送她到了小院。
　　「对了，随时会有小丫头进来取炭柴或蜡烛，妳只管让她们取走，若有小丫头对妳态度不恭敬，或是在妳面前碎嘴长舌，只管告诉我。妳今日先歇着，明日可就有妳忙的了。」迎月轻拍她的肩，意味深长地一笑。
　　「是，我知道了。」花竽感激地笑笑。
　　目送迎月离去后，她大大松口气，感觉迎月并不难相处也不难亲近，她相信只要自己姿态放低便好做人，这儿的众丫鬟们自然也就不会太为难她。
　　回到花坞内，她找了件旧衣裳换上，还用布把头发包起来，然后卷起衣袖开始整理打扫屋子，打井水把炕床清洗干净。
　　擦拭着瓷缸上的积灰时，她一边自言自语着。「这么多的瓷缸，当年老夫人肯定养了许多花，但那些花都到哪儿去了呢？可怜的花，好薄命。」她想起迎月说过「四爷不爱花」，忍不住叹口长气。「为什么不爱花？园子里如果只有光秃秃的山石有什么好看的？青翠的草木确实也别有意境，但总不如灿烂鲜艳的花朵点缀来得有生气呀！怎么会有人不爱花呢？真是想不通……」
　　「不爱花就不爱花，有什么好想不通的？四爷又不是姑娘家，四爷爱山、爱水，爱的是大气。」
　　忽然听见有人插口，花竽惊讶地抬起头，看见一个年约十二、三岁的小丫头抱着被褥站在门口，一双大眼好奇地盯着她。
　　「妳不会就是传说中艳惊四座的风花雪月四大丫鬟吧？」小丫头看了看她头上的布巾，又看了看她身上的旧棉裙，眼神十分鄙视。
　　「是，我是，我叫花竽，多谢妹妹替我送来被褥。」花竽忙拍掉满头满脸的灰，笑吟吟地从她手中接过被褥。
　　「这些都是旧了的被褥，妳先将就着用吧，迎月姊姊说临时找不到新的被子给妳。」小丫头从头到脚打量着她。
　　「我来得突然，怎么好要求新被子，用旧的就行了，又软又舒服。」花竽含笑转身，把被褥轻轻放在炕上。
　　「妳不怕这是厨房那些脏婆子睡过的吗？」小丫头语气十分冷淡。
　　「脏婆子？真的吗？」花竽惊讶地看着她。「迎月姊姊不会因为我才把人家的被子抢了来吧？」
　　小丫头一听，「嗤」地轻笑出声。
　　「这是我旧日用的，不是什么厨房脏婆子的，前些时候晒过太阳，还算干净。」
　　「多谢妹妹。」花竽欠身道谢。
　　「一床旧被有什么好谢的？」小丫头瞪了她一眼。「瞧妳看起来傻里傻气的，长得也一般，就这样还传闻『艳惊四座』呢，真是好笑！」
　　这几句讥刺的话让花竽羞得满脸通红，她从没有应付过这种直接露骨的批评，一时窘得不知所措。
　　「传闻……好像是离谱了些……」她的性情向来平和谦顺，小丫头的话并没有惹恼她，只是无奈地苦笑了笑。
　　「我这么说妳，妳不生气吗？」小丫头奇怪地看着她。
　　「妹妹有话直说，好真性情，我没什么可气的，人与人之间总是以和为贵的好。」花竽低头一笑，把被褥打开来平铺在炕床上。
　　「以和为贵？」小丫头用揣测的目光看了她一眼，走过去帮忙她铺被。「其实说白了就是忍气吞声吧？妳不是挂名头等丫鬟的吗？被安排住进这个像我这种粗使丫头都不睡的仓库，也不晓得吭气一声，换了别人早就吵闹翻了。」
　　花竽自小在气质文雅的老夫人和端庄稳重的秦姑姑身边长大，她很清楚什么是富贵人家的教养，和风竺、雪笙、月筝几个姊妹相处也都彼此相让，从来不会用言语当锐器伤人，四个姊妹当中她又是性情最温和的一个，虽然姊妹们偶尔也会拌个嘴，但她却连和姊妹们拌个嘴都不曾。
　　「以和为贵也好，忍气吞声也罢，只要能够八面周全便好，少惹是非也少些烦恼，一味吵闹是无济于事的，而且我的性子也和人吵不来。」花竽笑得嫣然。
　　「我骂了妳也不知道回嘴，妳没听过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吗？」小丫头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角。
　　「我若是回嘴，妹妹听了生气也要回嘴，岂不是没完没了吗？」花竽轻笑道。
　　小丫头淡淡瞧着她，耸一耸肩，说：「妳叫我迭翠就行了，不用妹妹、妹妹这般地叫，叫人听得不自在。」
　　「好啊，迭翠妹妹。」花竽笑着点点头。
　　迭翠深深看她一眼，好笑地说：「我看妳是真的有些傻气呢，难怪要吃迎月姊姊的亏了。」
　　「什么？」花竽没听清，抿嘴笑问。
　　迭翠摇了摇头。
　　「没什么，我要回去了。」说完，似有所顾忌一般地转身就走。
　　「等一等，迭翠妹妹！」花竽急忙叫住她。
　　迭翠止步转身，见花竽从小包袱里拿出了一条簇新的绣帕，笑吟吟地递上前。
　　「拿了妳的被褥，也不知该拿什么谢妳，我身边只有几条绣帕，若不嫌弃妳就收下吧。」
　　「这么漂亮的绣帕要送我？」迭翠惊讶地睁圆了眼，她只用过素帕，从未见过绣得如此细致的帕子，帕上的彩蝶栩栩如生，彷佛随时会飞上天。
　　「这是雪笙绣的，她刺绣的功夫无人能及。」花竽灿然笑道。
　　「妳舍得送我？」迭翠眼角眉梢掩不住喜色。
　　「雪笙绣了几条帕子给我，我若还想要，找她再绣就行了。」花竽发现她脸上的表情不再老气横秋了。
　　「谢谢。」迭翠开心地笑起来。
　　「妳喜欢就好。」一条绣帕让她看见了迭翠打从心底流露出的喜悦笑容和孩子气，让花竽感到很值得。
　　「我得走了！」迭翠微笑转身，出房门前回头丢给了花竽几句话。「姊姊别太忠厚老实了，迎月姊姊说什么妳可别都答应，否则，妳几年也见不着四爷一面。」
　　花竽望着迭翠脚步轻快的背影，怔然呆站着，直到脚步声愈来愈远，四周渐渐寂静下来。
　　空气里还有些细小的灰尘在飞舞着，她忽然感觉到有些害怕，因为今晚她将独自一人度过十年来第一个没有人陪的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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